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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中莺莺形象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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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并与多种资料结合，通过对《莺莺传》中张生与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爱

情故事分析，探讨了唐代在室女受教育的情况、参与社交的状况以及婚配的等级门阀观念状况等。

莺莺形象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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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字微之，唐代著名诗人。他创作的小说只

有《莺莺传》一篇。鲁迅先生曾指出，元稹的《莺莺

传》“文章尚非上乘”，且“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但是“影响甚大”，以至于“唐人传奇遗留不少，而后

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其他研究者如汪辟

疆先生也曾发表过类似的意见。［"］

文章并非上乘，且又文过饰非，堕入恶趣，影响

却是甚大，这是为什么呢？不少学者作过研究，对它

的评价一般比较低：“在它背后，我们除了看到一个

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之易被玩弄之外，实在

看不出它的社会意义。”［(］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

一、莺莺身上折射出的唐代在室女的生活现状

这部传奇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原因大

半在它写出了崔莺莺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光彩

夺目的人物。她长于辞令，极工刀札；又善鼓琴，一

曲未终即令闻者动容；她聪慧明敏，把她那未能脱俗

的情人在感情上的细微变化看得一清二楚。分手前

她“恭貌怡声”说出的那番话，是何等的自尊，又是何

等的透彻而有分寸！在那封长信里，她的惊喜、感

情，她的痛苦、哀怨、委曲、悔愧，她的思念与痴情，她

的通达与无奈⋯⋯包含着极为复杂的内容。她有一

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哪怕在精神上，在智力的、

文化的领域，她也是有足以与男性并肩而立的才智

与能力。而莺莺这个文学形象反映出了当时唐代在

室女受教育的情况。

在以男子为本位的封建社会，女子既不能像男

子一样随意外出，参与社会交往，而且连公开受教育

的权利也被剥夺。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

女性地位的低下。但在唐代这样相对开放的社会环

境下，作为家长的父母、兄长，对在室女受教育方面

也表现出较为开明的态度，准许并鼓励她们在家庭

中习文读书。这使得唐代女子虽不能像同辈男子一

样上学读书，但在家庭中却获得了与男子大致相同

的受教育的权利。如德宗时，女学士、尚宫宋氏王姐

妹，幼“皆聪惠”，其父宋庭芬“教以经艺”，并“课为诗

赋”。故王女“年未及笄，皆能属文”。［’］还有牛应贞，

这位生长于民间的官宦女子，(" 岁便能“诵佛经三
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此后又“学穷三教”，

“著文章百余首”。［%］这些例子反映出唐代出身儒门

世家的女子所受教育的普遍性。至于民间女子受教

育情况在唐代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如《太平广记》卷

!$“斐玄静”条记载：唐缑工县女子斐玄静，幼聪慧，
“母教以《诗》、《书》，皆诵之不忘。”同书卷 )&“韦蒙
妻”条亦载：唐韦蒙妻许氏，其夫早夭，“唯一女，年十

二岁，甚聪慧，已能记《易》及《诗》。”尤其值得将一提

的是，当时一些贵族官僚家庭的女子学习条件颇为

优越。唐人小说《广异记》中记载了玄宗开元年间，

一位寄居于外祖父李元恭家的官宦女子崔氏，在聘

请的家庭教师指导下，不仅能通“经史大义”，而且以

“工书”和“善弹诸曲”著称。可见在唐代有一定经济

实力的家庭，很重视在室女的教育。而她们所学内

容除儒家经典外，还旁及史传、诸子，兼及诗赋，与同

时代的男子所受教育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莺莺

传》中女主人公莺莺也是琴诗兼通的才女。

崔莺莺不仅受过良好教育，是个才女，而且也是

个美女，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女性的柔美、青春的

活力。但这并非她魅力的全部，甚至不是她魅力的

主要方面。如，母亲命她出来见张生，按她所受的教

养，她是应该稳稳重重、规规矩矩地服从母命出来拜

见客人的。然而她不，她“久之，辞疾”，等到母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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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怒，又“久之，乃至”，却“不加新饰”，“常服日卒容”，

而且还“凝睇怨绝”，故意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情。跟

她说话亦不肯答理。充分表现了一个十七岁少女的

典型心态：想接近男子又极力否认这种愿望，越是面

对自己为之心折的男人，越要作出一付不屑一顾的

模样。这时她表现出来的正是她作为一个女孩子固

有的自然本性。

事实上，这是她一个极为重要的性格特征。虽

然平素“贞慎自保”，“寡于酬对”，“喜温之容亦罕形

见”，但她却并不像后来出现的标准的封建淑女薛宝

钗那样，自身的天性与真诚已经完全被社会扼杀，生

动活泼的生命变成了一具观念的躯壳。相反，莺莺

从来就不惮于表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在得到张

生给她的两首春词后，她敢于迅速作出反应，写下了

“明月三五夜”的诗句。虽然事到临头她又反悔，演

出了一场“端服严容，大数张”的喜剧，但这次约会本

身却透露了一个来自她内心深处的消息———她对张

生是有兴趣的，正所谓“调戏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因为她本来完全可以不理睬张生，她那一番“义正辞

严”的批评其实也很有点矫情的意味，经不起充分认

真的推敲。促使她这么作的原因，只能是她内心的

感情。这种寻找借口接近异性的举动，实际上同样

带有鲜明的十七岁少女的心理特征。而被捉弄了的

张生在听了她那一番数落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惊愕和

失望，肯定也会使她那颗细腻敏感的心灵受到极大

的震动。凡此种种，在吓退了张生以后，她才会情不

自禁，即使是“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也还是一

步步自己到了西厢。难能可贵的是，对这一违背礼

教的大胆举动，她并不巧言伪饰，而是坦率地承认自

己是“儿女之心，不能自固”。

可见，她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一个按照自己内心

的自然要求去行动的人，她保留着活泼的生机，是保留

着种种丰富、复杂天性的人。这其中固有她本身的个

性所致，也跟她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从中我们可以看

到唐代在室女子的为人女的角色与地位。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唐代毕竟不同于

其他封闭保守的封建王朝。在唐代史籍中人们常常

可以看到，由于当时社会风气开放，礼法约束减弱，

在室女子无论高门宦女还是民间普通女子，均能在

不大受约束的情况下，在一些公开场合下“抛头露

面”。如《莺莺传》中莺莺授命见张生及后面的西厢

约会。再如《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都人士女，

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

为探春之宴。”《集异记》补编中则记载了盛唐时洛阳

士女于元宵节出外观灯的情景：开元初，正月望夜，

玄宗移杖于上阳宫，时华灯齐放，“连通数十里，车马

骈闻，士女纷委。”这是节日里仕女们外出游玩观光

的记载。除此而外，平常日子唐代在室女出外闲适

或与异性交往之事也屡见不鲜，这在当时并不被认

为是非礼举动。在唐代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在室女

子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外出郊游也较少受到约束。

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婚姻作为社会现象，自

然免不了打上开放时代的烙印。因此《莺莺传》中

张、崔遂私下结合，同居西厢达两个月之久。夏天张

生去长安数月，秋天回蒲会莺莺，同居“又累月”。这

种场景的出现也不足为怪。唐代无论是贵族、官宦

子女，还是民间普通子女，自主择偶的现象都颇为常

见。如唐牛僧孺《玄怪录》卷一记载：中唐时，一位出

自名门望族的韦氏女，“既笄二年”，虽有“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然而不合意者“终不谐”。最后选中进士

张楚金而嫁之。唐代女子自主择偶，在唐诗中也有

较多的反映。如中唐大诗人白居易《议婚》诗中写

到：“红楼富家女，⋯⋯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

嫁不须臾。”可说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女子自主择偶的

生动描述。贵族大户人家的女子尚且如此，至于受

礼教影响一向较弱的民间女子，自择婚配的情况就

更为普遍。如代宗大历年间，江南的民间女子晁采，

与邻生王茂相恋多年，“约为伉俪”，且常以诗通情。

其母得知内情，遂将女儿归于王茂。［!］诸如此类的故

事不胜枚举，这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唐代在室女在选

择个人终身大事上，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二、莺莺被弃的原因

从《莺莺传》中看到的张生是十分喜欢、迷恋莺

莺的。在他眼里，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且“凝

睇怨绝”，带了几分少女的任性。在“斜月晶莹”的西

厢里那一段梦一般美丽的感情生活中，面对“娇羞融

冶”的莺莺，他飘飘然，“自疑曰其梦邪？”显得非常惊

喜、满足。“将之长安”，他“以情谕之”，希望得到莺

莺的理解。莺莺的“愁怨之容”使他动心，莺莺对他

的一片痴情，以及她那种在他面前始终存在的羞怯

使他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他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对

她的感情在一天天的加深。如果说，一开始他之所

以追求莺莺只是因为受美色吸引的话，那么，当他深

入到实在的感情生活之中，体验到莺莺的知情，了解

她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出众的才华，感受到她对爱，对

生活那种难以遏制的渴求与热情之后，张生的爱已

经逐渐变得具体、丰富，开始产生了超出追求美色的

因素了，因此，在“又当西去”之际，他虽然已打定了

主意因而不再“自言其情”，精神上却感到了真切的

痛苦，辗转难眠，“愁叹於崔氏之侧”。偏偏善良多情

的莺莺是那样地体谅他，即将离别的现实使她显得

那样凄恻伤惨，这些，不能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他因为“文战不胜遂止于京”时，仍不能忘记

旧情，“赠书於崔”，“以广其意”。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虚伪的逢场作戏，是玩

弄女人的手腕。可不要忘了，他虽自称“真好色者”，

“大凡物之尤者未尝留恋於心”，但他也当真有点“性

不苟合”的劲头，所以还能因“适不我值”而“或时纨

绮闲居，曾莫流盼”，“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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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一个十分轻佻、苟且的人。

撇开这些，单单就事论事，这么说也站不住脚。

假如张生对莺莺完全没有真情，那么，他有什么必要

非得如此大费周折地去安抚她，又何须乎演出一场苦

恼愁叹、情动於衷的戏剧？更奇怪的是，分手数年各

自婚娶以后，他竟然不顾自己的体面与自尊，还找上

门去，非要见一个早已被他抛弃了的，过去的情人，一

个他自称“德不足以胜”之的，“不妖其身，必妖於人”

的“妖孽”。崔不出，他“怨念诚动於颜色”。这些，究

竟该怎么理解？要说他此一番拜访是想再次去玩弄

莺莺的感情，那么，他恐怕也不得不考虑一下，他这么

做能够达到目的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

因此，应该肯定，张生对崔莺莺是有感情的，而

且这种感情是真诚的。既然张生对莺莺是迷恋的，

崔张二人感情是笃厚的，且崔家又是富裕的，郑氏也

是成全的，那么这桩婚事岂非天作之合。如无障碍，

元稹又何必感慨“海阔诚难渡，天高不易冲”？这分

明透露出在故事的表象后面还有另外的东西。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

时期。旧的士族贵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而日趋

没落，庶族地主则正在逐步得势，如日之升。统治阶

级内部力量的调整与消长已经表面化。但旧的东西

并未在这一瞬间完全消失。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婚

配要在等级相当的门户之间进行。《唐律》规定的良

贱不婚原则在唐代百姓通婚中也有所反映。普通百

姓与官员之家联姻，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好处。而进

入官场的百姓与官员之家的联姻，则可以获得政治

上的好处。

因此进入官场的百姓则一般都与官员之女联

姻，魏邈就是这样。据墓志载，邈“祖宾、文朝隐，皆

敦儒求，谅识宏深，高乐园林，自求野逸”，“顷因入

仕，多为台鼎，廉察之知，累以德艺精粹，闻地天庭，

始奏授怀州参军”。魏邈出自父祖无官的百姓之家，

在他走入仕途后，便与官员之女结成婚缘，“夫人天

水赵氏，考皇任壁州长史升之仲女也”。薛仁贵的发

家及其后人通婚的变化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史

载，薛仁贵“少贫贱，以田为业”，后以从军达到了“图

功名以自显”的目的。他的后人不但从身份上脱离

了百姓，跻入上层，通婚上也显示出了明显的变化。

薛仁贵重孙女所嫁不但为官员之家，而且还是山东

旧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之家。

在唐人思想中，等级观念仍然很强。唐承南北朝

而来，虽然门阀制度已经瓦解，但等级观念的影响继续

存在，许多唐人在通婚时仍然强调门第的相当，官位的

般配。文人，尤其是准备入仕或已经入仕的文人要想

在社会上立身，并不容易。他必须符合社会的既定规

则。因此《莺莺传》中的莺莺被弃是必然的，她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唐代婚配有很强的等级观念。

一般认为，莺莺绝非名门闺秀，她应是一位出身

寒族的女子。小说本身为莺莺的出身提供了内证。

“是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

奴仆。（崔母）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因此，我们

知道莺莺的母亲郑氏是寡妇，生有一子一女，男叫欢

郎，已十多岁了，莺莺已经十七岁了。而且家庭的经

济状况算是富裕，养有许多奴仆可供使唤。由此看

来，崔家好像应非所谓的“寒门”，然而我们看小说中

莺莺写给张生的书信：“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

失。於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

零。”由此可以试着描绘出莺莺日常的生活状况：崔

家显然时时有访客出入或常有宴会举行，莺莺必须

处“於喧哗之下”，抛头露面，与客人周旋，而她显然

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故“勉为语笑”———勉强地应和

这种热闹的场面，何况她还“闲宵自处，无不泪零”，

试想一个“闺秀”怎可能时常抛头露面？崔母又怎可

能不顾礼教，时常强迫自己女儿出来见客呢？这说

明莺莺的来历不单纯。再者，古代所谓会真诗与游

仙诗一样，都是文人赠妓女的诗篇，而元稹所作的会

真诗三十韵，也为了作诗以记崔娘事，“鸳鸯交瑾颈

舞，翡翠合欢笼。汗流珠点鸳点，发乱绿葱葱。”这样

的露骨描写，决不是大家闺秀能配得，如此推断，莺

莺该不是大家闺秀一类人物。在恋爱的过程中，莺

莺始终有一种被遗弃的预感。即使是在她与张生热

恋的时刻，也没有摆脱这种预感的阴影。她热烈地

希望着未来，幻想着张生也许是一个例外，然而无情

的事实粉碎了莺莺的幻想。如陈寅格所说：“舍弃寒

门，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所

以，“始乱终弃”有其悲剧的必然性。在莺莺那个时

代，在社会多方面的控制之下，除非她按照社会的要

求去生活，否则，只要她追求生命的真正实现，她就

只能得到悲剧的结局。

优秀文学作品所蕴涵的新思想，也是代代相传，

而且一代胜过一代。《莺莺传》之所以深远地影响着

后代的新思想，不仅由于莺莺形象折射出了唐代女

性的一个侧面，而且还有着张生这个有情人执着而

无望的挣扎的力量。元稹对于末世的不满情绪，通

过崔张二人的故事同时启迪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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